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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對象

資料 

活動/節目/作品名稱 
身聲劇場 2009 小劇場藝術節作品： 

《吞噬》+《第一百零八個巴奈》 

作者/編導/導演/策展人  

主辦/發行/演出/出版單位 身聲劇場 

發表時間 2009-06-07 

活動地點 竹圍工作室 12 柱空間 

 
 
得獎感言 

用一種純粹觀眾角度和淺顯易懂的文字來書寫劇評，一直是自

己長久以來的堅持。很高興獲得這個獎，能夠和其他優秀文章並列

絕對是我的榮幸，也謝謝評審們的勇氣（笑）。哦，對了，附帶一

提，得獎感言比劇評難寫多了。 

 
 
 
 
 
 
 
 
 
 
 
 
 
 
文章內容 

 
以「延續身聲、打破身聲」作為創作的主軸，身聲劇場的《身．

聲 2009 小劇場藝術節》，在炎熱的夏季中，一口氣推出三部作品： 

《在大水之中》、《吞噬》（一個洞第 2 號作品），以及《第一百零八

個巴奈》。三齣戲分成兩個周末演出，此次前去欣賞的，便是第二週

的《吞噬》和《第一百零八個巴奈》。 

 
兩部戲就本質上來說，幾乎都可以算是獨角戲（雖然《吞噬》

有張偉來客串，但比重並不大）。《吞噬》由劉婉君自編自導自演， 

《第一百零八個巴奈》中自編自導自演的創作者，則是劇名中的「巴

奈」（潘靜亞）。兩齣作品在創作風格上相當不同，卻都是從自身出

發，而完成的作品。 

 
先從《吞噬》開始說起。整齣戲的完成度相當高，看得出來劉

婉君在統整各種表演元素上的功力。最讓人驚艷的，要算是《吞噬》

在多媒體動畫上的使用。相較於許多打著「多媒體互動劇場」旗號，表

演本身卻與多媒體沒有什麼連結的作品來說，《吞噬》在動畫的運用

上，充分思考了在表演上的「互動」這件事，使得動畫成為這齣戲裡

的「表演者」，和台上的「演員」產生了互動，而不只是「佈景」而

已。 

 
《吞噬》的創作者劉婉君，在進入劇場創作之前，從事的是動

畫方面的工作，這樣的背景讓《吞噬》中的動畫，在技術層面上有 



著相當的水準。舞台上流暢好看的表演，看得出來經過大量的排練

以及許多的巧思安排。不管是表演者與動畫之間的配合，還是創作

意念的傳達，都很清楚的呈現在舞台上。 

 

我很喜歡《吞噬》當中所呈現的某種「純粹」，創作者很清楚

自己想透過作品所傳達的意念，包括醜人魚一角的內在心裡狀態，

以及關於「寂寞」的主題。創作者以天馬行空的幻想方式，來呈現

一個可能會掉入自溺境界的寂寞主題，多媒體動畫的運用，讓創作

者並沒有被「寂寞」主題所擁有的某種原罪限制住而落入窠臼，反

而呈現出另一種有趣的可能性。在愛情裡被「吞噬」的感覺，經過

創作者的處理，變得奇幻而動人，也讓原本從劇名看來有些沉重的

作品，在舞台上呈現出有趣且巧妙的狀態。宛如魔幻童話故事一

般，既有魔幻的迷人，又有童話的甜美。 

 
相較於《吞噬》，《第一百零八個巴奈》就顯得比較沉重了。《第一

百零八個巴奈》從自身的經驗及原住民血統／姓名出發，去探討所

謂的身份認同及自我存在的議題。作品的出發點，讓我聯想到許多

次到戲劇學校觀賞一年級新生成果呈現的經驗。面對這些剛接觸表

演的學生，許多老師常讓他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去挖掘自己內在

的經驗以及可能性。《第一百零八個巴奈》也是如此，從自己的原住

民姓名「巴奈」出發，去探討屬於自己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可惜的是，在呈現手法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較偏重於角色

／演員情感的寫實表演風格，反而曝露了演員在這方面的不足。身

聲的訓練著重於聲音及肢體，和《第一百零八個巴奈》所呈現的寫

實表演風格，就表演上來說，幾乎可以說是相當不同的一條路。雖

然就內在來說，對於動機以及表演能量來源的探討與追尋，可以沒

有什麼不同，但是就外在來說，透過身體與聲音來傳遞，與透過寫

實表演方式來傳達想法和情感，卻是相當不同的兩種方式。就像一

片 CD，在不同的媒介及空間來播放，聽起來也會有不同的感受一

般。 

 
於是，《第一百零八個巴奈》在演員的寫實表演基礎不足的情況

下，讓原本有些沉重而深層的主題，看起來反而顯得有些輕輕帶過

了。我可以感受到演員在舞台上想要說些什麼的濃厚動機，只是台

上的表演似乎無法駕馭如此「重」的主題。身聲劇場藝術總監吳忠

良，在節目單中提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的作品時說：「而巴 



奈，在作品裡有比較深、比較悲的情感想要表達，所以我投入較多

的心力去協助她『把重轉為輕』、幫助她如何運用劇場語彙表達內

在。」但是就台上的《第一百零八個巴奈》而言，創作者似乎還是

被創作主題的重量壓得有些喘不過氣，加上表演風格與方式的不熟

悉，讓整齣《第一百零八個巴奈》，無法呈現出該有的份量。 

 
在阿美族的習俗裡，孫子孫女會承襲著外公外婆的名字，創作

者的姓名「巴奈」，是源自於外婆給的名字。在《第一百零八個巴奈》

劇中，也一再提及與外婆之間的情感，以及關於姓名與族群意識的連

結。但如果跳脫這一切，單純就劇場創作的角度來看，這些與原住

民文化有關的議題，不過就是創作者可能選擇的眾多議題其中之一

罷了。重點並不在於妳選擇了什麼樣的議題，而是妳用了什麼樣的

方式，來呈現觀眾可能不熟悉的題材，讓觀眾理解產生共嗚，甚

至於感動。 

 
對非原住民的觀眾而言，可能聽不出來創作者口中的歌謠是阿

美族的古調，可能不知道創作者在往來部落與現代化都市之間的百

感交集，可能無法理解在母系社會的阿美族下，創作者與外婆的濃

厚情感。這些東西都需要透過創作者的轉化，並藉由表演來讓觀眾

理解及體會。創作者在愛樂電台的採訪中，被問到如何讓觀眾理解

自己的想法時，曾經提及如果自己是真誠的，表現是真實的，或許

觀眾就能夠有所感受。但我必須說，「真誠」與「真實」只是表演這

件事最「基礎」的要求，當你希望傳遞你的想法給觀眾時，你當然

必須使用觀眾聽得懂的方式，讓觀眾看懂你想藉由作品說的話。 

 
這並不是要創作者一昧的迎合觀眾，而是去找到適合自己的方

法，去找到自己擅長的方法，來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第一百零

八個巴奈》比較可惜的，就是創作者選擇了一個自己並不擅長的方

式，來述說屬於自己的故事。當然就「打破身聲」這件事來說，寫

實風格的表演方式對創作者來說，的確是一個嶄新的嚐試，可是就 

「延續身聲」來說，在《第一百零八個巴奈》裡看到的，反而是身

體和聲音與新的表演方式之間的「分裂」，相當的可惜。 

 

這樣的情形，讓很多值得被經營且玩味的東西，宛如被輕輕帶

過一般。穿著傳統服飾在捷運站當中感覺格格不入，Then？用部落

的語言吟唱著阿美族古調，Then？《第一百零八個巴奈》所面臨的

課題，除了身聲劇場藝術總監吳忠良所提到的「把重轉為輕」外，

更包括了「探索及駕馭內在」的功課。缺少了這一部份，便會讓原 



 住民在傳統舞蹈中之所以用力踏地，是為了與土地及神靈親近的深

層意涵，看起來宛如劇末那個模仿信用卡廣告在「環遊世界」的戲

謔橋段一般，缺少了某種足以打動觀眾的力量。 

 
整體來說，對於「身．聲 2009 小劇場藝術節」的這兩齣作品

而言，我還是抱持肯定的態度。《吞噬》中的動畫元素對我來說是種

驚喜，《第一百零八個巴奈》的新表演方式雖未到位，但我相信對表

演者來說一定會有一些新的體認。和身邊的朋友談論關於身聲的作

品時，有朋友覺得身聲的作品雖然好看，但呈現方式似乎都差不

多。希望這次的演出可以產生某種奇妙的化學作用，讓身聲劇場能

夠以聲音和身體為半徑無限延伸，畫出更大的圓。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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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評語： 

論述條理清晰，行文流暢，對於演出的評述具體而細膩，且能有清楚的評論觀點，

從單一演出，到演出劇團的創作風格，都能提出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意見，確屬評

論的佳作。 


